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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 亲 的 乌 糯 粿
廖淑菲

心 安即是家
胡萍

芸芸众生，食是头等大事。
《汉书·郦食其传》：“王者以民为
天，而民以食为天。”我们的祖先
为了生存，不得不在绿水青山中
到处觅食。在德兴，自古就不担
心挨饿。闹饥荒年月，德兴人将
仅有的米粒磨成粉，蒸一钵野菜
便可给肠胃一个圆满的交代，而
且这醇香的野菜吃起来竟是一
种享受。

蒸菜，在德兴是普遍家常
菜，几乎家家会做，但走出这大
山便很难品到蒸菜的纯正。蒸
菜便像活化石般，待在它出生的
地方和游子的梦中，令远离故乡
的游子魂牵梦绕。前些年，我在
外求学，虽没出省，却终不见正
宗的蒸菜。学校食堂偶有几回
米粉蒸肉，便咬牙花上两天的生
活费买它一份，吃的不是阔，而
是那米粉的醇香似一股扑鼻而
来的乡情与亲情。然而，吃完后
总觉不如家乡的蒸菜，说是蒸
肉，还不如奶奶的蒸山蕨。

山蕨是奶奶清早踏着露水
去采的。“三寸金莲”一步一摇，
爬上屋后向阳的小山坡。此时
的山坡满是妇女儿童，呼朋引
伴。不用担心人多，这季节山蕨
天天都有，而且管够。你看，那
满山的蕨芽，筷子粗细的杆上举
着一个个婴儿的小拳头，成排，
成片，甚是可爱。奶奶将蓝布围
裙的两个角掖起，形成一个兜，
躬着腰。平缓一点的地方甚至
可以左右手同时“开弓”，嫩柔柔
的山蕨在她的指间“答答”地奏
起了轻乐，不到半个小时，奶奶
就采够了蒸一大钵的量。一尺

左右的蕨菜整齐地码在青石板
上，奶奶用清澈的溪水轻轻地将
它们身上的小绒毛揉去。焯过
水之后，切成寸段备用。

米粉也讲究，粗了不行，细
了也不可。奶奶觅得空闲，会坐
在石磨旁，推着手磨一圈圈地
转。那磨盘轻轻地哼着曲儿，仿
佛在倾诉着她老人家对孙儿无
限牵挂之情。白花花的米粉磨
成之后，奶奶的额上也泛起了粒
粒汗珠。留下马上要吃的，余下
的便用一小坛子装起，留待日后
使用。

盐在米粉中抓均，拌上腊肉
丁。蒸菜一定要用大锅，大块木
柴，使旺火，蒸出来的菜才色味
俱全，这大概是只有我们这绿色
之乡独有的缘故吧。通常情况
蒸菜不用蒸笼，为图简便，直接
放在饭中蒸。等饭上气了，这边
的准备工作也就绪了。奶奶将
拌好佐料的蕨菜放在铺平的饭
上，加大火力，一鼓作气，五分钟
左右，一钵蒸山蕨便热腾腾地出
锅了。撒些许葱，再浇些熟油，
野味十足，令人馋眼，看一眼便
足以让你口舌生津。

我时常惊叹于祖先对待饥
饿抑或美味的灵感。在这里，什
么菜都能蒸，种植的、野生的、山
上的、水里的。偏老的菜炒起来
不好吃，蒸起来照样可口。

中国饮食博大精深，随着时
代的发展，潮流的进步，营养保
健越来越被人们所关注，不仅
要好吃，更要有营养，有健康，
而药膳则成为人们的首选。“药
膳”这个词，则最早见于《后汉

书·列女传》，其中有“母亲调药
膳思情笃密”这样的字句；《宋
史·张观传》还有“蚤（早）起奉
药膳”的记载。

也许，药膳不是德兴人首
创，但这里有理由有条件做得
更好。

德兴作为典型的山区城市，
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降水
丰富，植被茂盛，森林广布，中草
药资源宝藏蕴藏丰富，有着“野
外就是药房，深山就是药库”的
美誉。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数据
显示，德兴药用植物有 1927 余
种（药食同源医药植物 66种），
占全国的四分之一。

石斛是古木或岩石的骄子，
也是丛林中声名鹊起的隐者。
它细瘦的胸膛里有我的整座青
山。我想，我最终的归宿要是能
行走在它的体内是多么幸福。
它能帮我唤醒一些躺在草丛里

的气血，它的枝节中住着富有经
验的导师，让我一枯再枯的荒
草，得到了一场春雨。它说，用
老番鸭 800克、石斛 20克、姜蒜
少许，做一钵石斛烧老鸭，清热
养阴、生津益胃，可以抵达生命
的新高度。

那么漫山遍野的葛呢？熬
夜，牙龈上火，妻说泡点葛粉；应
酬，饮酒过量，妻说泡点葛粉；血
压偏高，妻说泡点葛粉……莲子
30克、胡萝卜 10克、莴笋 10克、
肉末10克、葛豆腐400克做成的
锦绣葛豆腐，生津止渴、解肌退
热。葛成了我生活中另一条线
索，虔诚地站在我的躯体之内，
贯穿于繁杂琐碎的日子，爬满我
向阳的山坡。我感慨于这隐藏
经纬的温柔。

德兴正将药膳作为切入口，
助力推进中医药健康事业的发
展。德兴人秉承“未病先防，以
食为先”的健康理念，结合现代
人的生活、饮食、体质特征，采用
传统和现代加工技术，研发出数
十种药膳，在不同季节，供不同
人群享用。

大茅山素有“小庐山”之称，
这里开门见山。有日出、晚霞、
响云、蜃景美不胜收；有层峦叠
嶂、云缠雾绕、玉泉溅珠、流水潺
潺、景色秀丽、气候宜人

吃，讲究“色、香、味”，在德
兴还能让我真切感受到“形”和

“效”。那一钵钵端上桌面的绿
水青山，是名副其实的“五味”俱
全，让我分享到大地恩赐的精
华。与此同时，还能让我品到文
化大餐，赏到如画风景。更重要
的是，让我在一张旧照片当中遇
到了阔别多年的童年。

大茅山的山头是白茫茫的，山腰是白
茫茫的，山下人家的屋顶是白茫茫的，连楼
下那棵米枣树也戴上了白色的绒帽。不走
出家门，心中倒是升起了些许温暖。指甲
盖大的雪花一层一层盖下来，抬头看，洁白
的深处是看不见底的灰，不知从何而起，又
从哪形成，轻飘飘地随风而舞，旋转而下。
轻盈的雪花收起了人们的雨伞。

“请问你家有乌糯粿卖吗？”大门被人
拍响，我打开门，一位短发女孩拍拍头顶和
外衣上沉默的雪花，眨巴着眼睛看着我。
这是个让人摸不见头脑的问题，就像问养
牛的人有没有裤子卖一样滑稽。见我半张
嘴巴不吱声，她憨笑着把零碎的几根散发
别在耳后，解释道：“许多年前，你妈妈不是
在花桥的路边支了一个卖乌糯粿的摊子
吗？那时候我天天都要去吃一碟，你妈妈
的手艺真好，做出来的乌糯粿又好看又好
吃，用料又实。后来我到外面去打工，好几
年没回家了，就想着这口滋味，你家现在还
卖乌糯粿吗？”哦，这个解释让突兀的问题
有了落脚之地，我咧着嘴摇摇头，答案融进
了静悄悄的雪景里。雪下得更大了，积雪
渐渐漫上了门口的台阶，女孩抖抖腿，踏在
松软的雪地里，将脚印踩得又深又实，将洁
白的底色上染上杂色，泥水翻溅，显得两行
脚印格外地悠远。

掐指算算，母亲卖乌糯粿的时光，已经

过去很久了，橙金色的夕阳穿过花桥镇大
街旁葱茏的樟树枝叶，包裹着母亲丰硕的
身躯和那个简朴的小摊。母亲向来长得结
棍（德兴方言，指人长得结实大个），至少不
符合江南女子温婉小巧的模样。她咬紧牙
关的样子更像是顶住半边天的男人，可是
她手底下生出的乌糯粿却一个比一个娇
俏。制作乌糯粿可不容易，调面团和压粿
皮更不是个简单的活，调出的粿皮要又薄
又细，一点马虎不得，稍不注意，蒸出来的
乌糯粿就不尽如人意，有时一蒸就破皮，有
时粿皮太厚又不够爽滑。蒸乌糯粿也有讲
究，蒸的时候要时不时地用手指往粿身上
撒凉水，反复进行几次，直至蒸熟，这样蒸
出来的乌糯果才算合格。失败了的乌糯粿

是装不进售卖的碟子里的，常常由我们三
个孩子包揽下来，填进肚子里，这也不失为
一份美差。那时候，母亲每天都早早起床
准备，也只能做出将近一百份的乌糯粿。
到下午四点钟时，母亲就会带上家伙儿事
准时出摊，早有一些回头客等在那里，母亲
的乌糯粿不一会儿就被卖光了。欣喜之
余，她总是苦恼于怎么增加包粿的效率，怎
么能在有限的时间里多做一些乌糯粿，多
卖点钱。彼时，妹妹刚满两岁，喜欢日夜哭
闹，总在夜晚扰得一家人睡不安宁，理所当
然夺走了大半父母的休息时间。父亲白天
要搬货送货，疲乏了一整天的筋骨像在醋
里浸泡过几宿一般，幼女的哭闹无疑拨动
着他紧绷的那根弦。母亲也为此感到烦
躁。生活的重压让父母直不起腰身，在父
亲的三令五申下，母亲忍痛关停了那个小
摊，又做起了全职太太，将心思重新花在了
照顾我们上。乌糯粿成为了我家招待贵客
的珍馐。

两年前，为了庆祝中秋节，母亲的乌糯
粿又登上了家里那张海棠红的饭桌，用浅
口的白色盘子盛着，衬托得粿身更加玲珑
剔透。我看得来了兴致，问起母亲：“老妈，
是谁教你做乌糯粿的？”这突如其来的问题
让母亲有些不好意思，像是在郑重其事地
褒奖她的手艺。她红着脸转过身去，故作
俏皮地说：“外婆以前教过家里的媳妇们，

不过她去得早，我没学会，还是你二舅母跟
我说过一嘴，大部分是按我的想法改良自
创的。”“自创？那么厉害的！”母亲挺了挺
身子，羞赧地说：“这么简单还不会？我都
是龙头山的人，制作方法可想而知。”

乌糯粿起源于德兴市龙头山乡。传统
的乌糯粿要用山厥粉作皮，因为山厥粉产
量极少也有限，所以现在一般用红薯粉代
替。馅料一般是豆腐、冬笋、碎肉，蒸熟以
后要撒上葱花、辣椒，再浇上滚烫的猪油和
特制的酱油才作数，热腾腾的乌糯粿冒着
亮亮的油光，像一块块温润又透亮的玉。
百家有百味，各家在制作的过程中，会根据
自己的想法适当调整配料和口味，母亲做
乌糯粿就不喜用冬笋做馅，只用豆腐和猪

肉，再加入些许葱花，馅料通常剁得细细
的，蒸熟以后会在内部形成少量的鲜汤，粿
皮很薄却又不失韧性，咬上一口也有弹牙
之感。这还不够，浇料用的猪油必须是当
天新鲜熬制的，而酱油则更有讲究，可我不
知酱油的调制方法，只知道吃一口满口留
香，滋味在口中经久不散，这也是母亲制胜
的法宝。

母亲和乌糯粿来自同一个地方。她的
娘家在龙头山乡的一个山坞里，外婆前前
后后生了十一个子女，子女又繁衍后代，子
嗣繁衍如大蒜，形成一个庞大的家族。通
往村里的路只有一条，细而长的砂石路盘
绕在山脚下。路旁是成片的稻田，稻田又
紧靠着山，连绵的山峰呈碗状。村口第一
家便是母亲的娘家了，连堂的老房子已经
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舅舅们竖起的几
幢小洋楼，那些过往只留下了时间的旧痕。

我没见过外婆。她在我母亲十七岁时
就过世了。人口多了，要吃饭的嘴巴也多了，
外婆会当家。她在世的时候，硬生生把这个
大户人家拉扯成了村里第一富户。外婆会

做的美食，什么冻米糖、芝麻糖、鸡炖糯米饭、
腌辣椒、腌洋姜……乌糯粿也在其中。

人活着的过程就像是在一条细线上穿
进一颗颗珠子，看不见线的长短，只能蒙着
眼睛不停地穿。终有一天，线承受不住珠
子的重量断开，那些珠子撒落进远远的深
山，承包一片小小的土地，开出不败的白
花，无论经过多久都散发出幽幽的清香。
外婆制作乌糯粿的方法也成了其中的一片
花瓣，被女人们珍藏在心里，然后染上自己
喜欢的颜色，以相似又不同的样子凝结成
种子，不久后又开出新的花。

母亲今年四十多岁，大部分时间都在
为生活而奔波，一切活动都围绕着我们三
个孩子展开，有时候她会坐在客厅的摇椅
上晒太阳，窝在椅子里时，像是一条正在干
瘪的茄子，越发显得“小巧玲珑”了起来。
她常说制作乌糯粿不容易，要排除万难，敢
于创造，这样做出来的乌糯粿口感才会细
腻滑爽，人见人爱。乌糯粿总散出润玉般
的光，那层温润的闪闪发亮的油光跟我的
母亲很像。

自古以来，扫帚就像是勤务
员，功劳苦劳集于一身，农家打扫
庭院、房前屋后小路、室内厅堂卧
室后堂灶房皆离不开扫帚。扫帚
的孪生兄妹筅帚则分工负责清洗
衣物，包括锅碗瓢盆桌椅凳等炊
具和生活用具。扎扫帚需要男女
分工合作，男人的作用更大些，扫
帚个大体长，扎紧扎实要有一定
的力气才行。而削筅帚就纯粹是
女子心灵手巧的细活了。

我六姐弟中唯一的一个大姐
姐小时候没进过校门，长年放牛
砍柴打猪草，在家里帮父母扛起
生活的担子。大姐打小就知道心
疼含辛茹苦的妈妈，爹妈生产队
出工，起早贪黑，豆蔻之龄的姐姐
在家烧饭喂猪洗衣服，勤手勤脚，
成了邻里夸赞的对象也是同龄女
孩心里的偶像。长大以后，姐姐
回忆说，小时候勤快做家务活，一
是妈妈太忙腾不出时间料理，再

就是因为手头总有妈妈削得精巧
的筅帚使用。最让人得意的时候
是在河边埠头洗衣服，一起的小
女孩总是赖着要和自己交换筅帚
用。有时候多备一把让她们轮流
使用，那些童年伙伴便乐开了花，
自己自然也跟着开心和骄傲。

妈妈削出的筅帚就像她人一
样，精巧别致，灵巧耐用，人见人
爱，爱不释手。妈妈出生山里人
家，是家里唯一的爱女，从小受勤
劳朴实父母的影响，勤学女红，热
爱劳动。削筅帚是最寻常的活，
不分季节不分日夜。业精于勤，
熟能生巧，待字闺中的妈妈已经
练就了削筅帚的最佳手艺，也给
家里增添了些许薄收入。

赣东北山区毛竹资源充足，
当地人靠山吃山，毛竹砍回家加
工制作竹篮箩筐竹席谷垫簸箕畚
斗，还有竹椅竹床竹筷等。一般
制作这些竹制品需要学过手艺的
篾匠师傅才能完成，普通农家女
子基本都会的则是削筅帚。先把
一根长毛竹沿着竹节（一端保留
竹节）锯成一节一节的毛竹筒，再
对半破开毛竹筒，继续破分成约
3—4厘米宽的小竹片，然后打竹
青，劈除约 1厘米厚的内壁并刨
光滑，再劈分薄片至竹节根，又竖
切薄片成丝，接着刀分丝片（这道
工序用牙咬紧柴刀分开的丝片一
头，刀刃下滑破开竹节）。把分好
的丝片竹节端在左手虎口团成圆
把，用打过竹青的丝片贴外圈，然
后用刀背捣碎丝片竹节端，再用
小水竹篾编花圈扎紧，倒扣木墩
翻开竹丝下尖儿，理顺竹丝儿，至
此，一把筅帚才算完工。

家边人用的筅帚一般分为洗
衣物和厨房刷锅碗瓢盆的两类，

区别全在削筅帚时最后下的尖儿
上，圆形尖儿的厨房里用，扁平尖
儿的洗衣服用。厨房用的竹丝分
切粗些，手工也简单些，洗衣服用
的竹丝细软，手工难度大，一般粗
手粗脚的出不了精品。妈妈削出
的竹丝均匀细软，筅帚精致灵巧，
手感舒适，人见人爱。妈妈还为
童年的姐姐量手定做“少女版”筅
帚，小巧细软灵活，十分诱人喜
欢。由此看来，激发劳动的兴趣，
精致好使的工具从中是可以发挥
作用的。

我自童年有记忆起，夜里，后
堂柴锅灶旁油灯下，兄弟几个围
着削筅帚的妈妈团坐着，一边耐
心地看着妈妈手头上忙活，一边
痴痴地听着妈妈或哼唱民间小
调，或讲述鹊桥相会、螺蛳精、鲤
鱼精一类的民间故事。有时候讲
鬼的故事，喜欢又怕听，听得我们
手脚起鸡皮疙瘩，谁也不敢往自

己的身后看一眼，更不敢离开座
位半步。上学以后，我便在一旁
借着昏黄的灯光，趴着一条半高
凳掐指又摆棒计算白天村小老师
布置的算数题和写几行歪歪扭扭
的生字。妈妈削的筅帚挂在木柱
上一串又一串，是工艺品，是辛劳
汗水的结晶，也是贫寒人家一道
精美的装饰。

当削好的筅帚累积到几百数
量的时候，某一天天光未亮，我们
还在梦里酣睡，爹爹踏着星光带
上一天的干粮挑着妈妈的工艺品
往七八十里外的乐平赶去一路叫
卖。一整天过去，又是天黑定许
久了，一家人才盼到爹爹疲惫地
回到家里。这时爹爹一边掏出换
来的皱皱巴巴的毛票放在饭桌上
让妈妈清点（有时也换回来一些
鸡蛋），一边讲述这一天的经历。
我们知道，毛票是和我们无缘的，
爹爹讲述的乐平见闻吸引着我。
乐平一马平川，少山林竹木，多田
地粮食，家家户户大人小孩一日
三餐都可以吃得饱饱的。沙地上
种出的乐平白萝卜白白嫩嫩，个
头大，水分足，脆脆的还有点甜，
都可以生吃。只可惜爹爹不舍得
用筅帚换点回来。乐平蔗地里长
的甘蔗茅蔗一丈多高，也望不到
边，乐平红糖家家盆满钵满，大人
小孩天天红糖拌粥拌饭吃。乐平
芝麻片特香甜，家里的冻米糖味
道差远了，乐平香烟麦芽糖进嘴
即化，不像家里的会粘牙。

一把普通的柴刀，一尊刀痕
累累、被千刀万剐成圆锥形的香
枫木墩，和一位辛劳一生养育了
众多子女的妈妈结下了深深的不
解的情缘，诠释了生活，也温暖了
岁月。

一步一阶，走向苏轼曾
登临吟诗的聚远楼。一步是

“拣尽寒枝不肯栖”，一步是
“此心安处是吾乡”，再一步
是“一蓑烟雨任平生”。

清冽的晚风迎我入城，
山气甘甜，一路欢喜直奔办
公大楼，仰首观高楼，巍峨似
利剑，铮铮插云霄。初抵德
兴、乍见高楼，已然深爱。无
数次临窗眺望，对面群山连
亘，不分春夏秋冬、不管白天
黑夜地绿着。后来，高楼渐
起，虹灯渐亮，中央公园亮起
的盏盏灯火同着宝龙广场日
益盛大的喧嚣，将起伏的山
体逐渐隐匿。偶尔望望，山
尖淡成了褪色的水墨画，远
远挂在虚空。时间模糊的不
止是远山，还有我。

我客居德兴，离家八百
里，与至亲相隔八千里。

德兴，取“山川之宝，惟德
乃兴”之意。三分之一的本地
人口，三分之一的浙江移民，
三分之一的天涯游子，五湖四
海的人们就这样扎根这一方
山水，在荒芜里，垦出一片生
机，涵养出开放、包容的人文

气质。仰赖于此，漂泊半生的
游子得以在此小憩；亦得以日
复一日地自在行走于此间，从
野趣盎然的小区出发，路过种
着绣球、月季、金银花、金铃花、
美人蕉、兰花的草坪，数着沿
路夹生的粉的、蓝的、紫的、黄
的野花，招呼着面生的面熟的
同事，走到一幅热闹的欢快的
场景里，勤恳工作，笑着生活，
任凭寒来暑往、日升月恒。

开放包容的人文气韵涵养
出了别具一格的山城野趣，沿
街锦绣杜鹃灿若织锦，群山静
默，河水朝天，天空阔大辽
远，将一切悦纳于怀。我一
步一阶，在青天的注视下，走
向苏轼曾登临吟诗的聚远
楼。清晨的天空，蓝得纯净，
单调也蔓延得没有边际，无
垠的意境总是能轻而易举地
勾起静默的思绪，在这条拾
级而上的路上，令仰望者无法
不叩问自己，远游的女子，要如
何在红尘的围困中彻悟。

苏轼是否亦如我般，一
步一思，他忆少年及第，京都
打马；我遥想数年苦读，终得
一纸文凭。他忆名动汴梁、
才冠天才，却外放一隅；我自
叹学业无成、虚度年华，求职
不遂、空耗光阴。他忆宦游
生涯，何以为家；我思及“浮
萍寄清水，随风东西流”，正
是半生漂泊的写照。他忆乌
台蒙冤，生死难料；我自茕茕
孑立，归期不许……

天空是如此阔大辽远，
以至于装得下所有的仰望者
和仰望者的所有。我见云丝
如箭，云绦层叠，云片无骨，
云团胜雪，最终幻化成慈悲
模样，莲座观音高悬于顶，洁
白肃穆，苏轼仰头，我仰头，
许多人仰头，但见天空端庄，
观音低眉，千古游子万千愁
绪得到抚慰。

我一步一阶，登顶聚远
楼，凭栏而眺，用眼睛拥抱风，
拥抱白云，拥抱流水和群山。
见远峰婀娜苍翠，近山磅礴可
爱；见天空澄净碧蓝，云竖在
山的后面，耸着白色犄角；见
南风吹醒隔水桃花，旁枝斜

逸，胡乱地伸出春的气息；见
东坡笔下之境：直将眼力为疆
界，何啻人间万户侯。

山水养育它的子民，也
慷慨疗愈所有的移民。于此
处云天之下，山水之间，寂静
悠长，一帧帧新鲜的沉思里，
生出热烈的顿悟。生命本就
各自生长。

长风吹断青山，也吹来
“青山不墨千秋画”，吹得暮
空绮丽。璀璨的夕阳，泛起
细浪，宛如一汪金色的、黏稠
的水波，在桥廊驻唱的歌手
身后、在三五成行的行人身
后、在踢踏摇曳的舞者身后，
缓缓荡漾。暮云舍不得暗淡
下去，披一袭华彩盛装，同人
间霓虹争艳。

人间艳丽，天上妖娆，我
于小城华灯正浓处，一步一
思，走向命运的安排，一步得
见天空不空，一步再见山水
夏盈冬瘦，再一步始知南风
无为而为。

杨 梅
章杰

不远处，一排杨梅树站
在山腰，一抬眼便望见了它
们。初见的第一印象是好
奇，这东西原来长在这里！
我对杨梅谈不上喜欢，因为
果肉只在最表层，需要耐着
性子细细品尝，故对其接触
较少，恰逢空闲和同事一同
前去野外摘杨梅，让我对杨
梅有了新体验。

德兴是座山城，无论何
处总逃脱不掉山的影子。青
山郭外斜，望烟云缭绕，似如

“青衫红颜”身披白纱，给人
若隐若现之感。我们前往张
村的路途依山傍水，乡道两
侧田地阡陌纵横，房屋交错
而设，使我想起陶居士文中
所述：土地平旷，屋舍俨然，
良田美竹桑竹之属。

乡村的气息让人感到身
心愉悦。轻风阵阵，沉醉在
大自然的“烟火气”中，心与
土地的亲吻间已悄悄种下一
缕乡愁，这头是我，牵着的那
头叫故乡。

到达目的地后，学生把我
们带到了家中，屋内陈设简朴，
基本全是老家具没什么新物
件。学生的母亲笑盈盈地端着
一盆西瓜从灶房走了出来。

“听女儿说老师想吃杨
梅，我就让她爸推掉了别人
的单子，今年天干没雨，杨梅
结得不好，能摘下来吃的不
多，特别留了一些好的等你
们。”学生母亲边说边递西瓜
给我，我会心笑了笑。

“家里除了种植杨梅，还
做其他活么？”

“有的，她爸还在城里做
木匠，我就帮着一起做小工，
有杨梅的时候就种，他爸就
来回跑，家里老二也在读书
不干不行。”说罢叹了叹气！

“我爸回来了”。
我顺着声音往外瞧去，

一个中年男子的身影进入视
线。头上戴着黄草帽，脚穿
黑布鞋，手里拿了很多农具，
看样子是从田地里出来。

“老师等久了吧，我收拾
一下就出发去梅林”。他先从

口袋里掏出烟盒，却没有立即
打开，而是去水池边仔细地洗
了手，再向我和同事递烟。

寒暄过后，大家整装出
发。蝉也耐不住六月的炙
热，滋啦滋啦地和树诉苦。
我们一行人徒步穿过溪流来
到了山脚下，上方便是杨梅
生长的地方，难怪前人用“红
实缀青枝，烂漫照前坞”为杨
梅美言，亲眼所见的确让人
不虚此行。

我待在树下看着学生父
亲在上面采摘杨梅，他在腰
间绑了一个小竹篓，手脚很
是协调，身体灵活地穿行在
树间。逐渐地我发现他只采
高处的杨梅，底下的却被忽
略掉。出于好奇问出心中的
疑惑，他告诉我：“好的杨梅
一定是最高处的，因为得到
的阳光最充分也就更甜，另
外挑选时记得把一些没长好
的杨梅去掉，不然会影响其
他杨梅的生长”。

他一席话让我思量许
久，从杨梅中窥探人生，皆在
选择与被选择中书写命运。
登高处能揽千山万壑，烛扬
清可流万水千长；剔除一颗
杨梅、摒弃一丝羁绊、守得一
寸初心便是对待生活最好的
态度。学识不只是在篱笆围
墙之内，大地上每一处都值
得我们深耕细作。

张村的杨梅比我想象中
的好吃，汁水充沛且吃不出任
何酸味，用来酿酒想必也是绝
佳。下山后学生父亲整整挑
了四篮给我们，颗颗均匀饱
满，中午还特意准备了家常菜
招待我们，“山城人”的热情消
除了异乡人的生分，我倒像是
串了一趟亲戚家。

冬雨淅淅，清晨一碗烫
粉配上刚出锅的发糕；晚风
慢慢，汀步凤凰湖边的清幽
小道，魅力山城用独特的文
化符号表达着德兴人的浪漫
和情调。

时间流逝而回忆萦绕，山
城的杨梅始终心有所想。或
许，我难以忘却的不是杨梅！


